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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承传统中开拓创新在继承传统中开拓创新

新中国文学七十年足迹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社会在各行各业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也不例外，它见证

了共和国的成长与壮大，并成为时代的心声。作

为文学的一个门类，散文比诗歌、小说、戏剧的变

动要迟缓些，变数也少得多；不过，它也发出了自

己的光与热，并对国家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其中，文体变革就很有代表性，这是值得好好总

结与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般人总是简单将散文文体理解成“形式”，

其实，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外延也非常广泛，指

涉包括作家、作品、内容、形式、文风等多个方

面。陈剑晖曾在《散文的现代性与文体的变革》

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对散文文体进行概括：一是

文类文体，它是与小说、诗歌、戏剧相对而言；二

是语体文体，主要表现在语言现象和话语方式

的特色；三是主体文体，是创作主体所表现出的

思想浮雕和风格特征；四是时代文体，即“一时

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风尚。因此，散文文体的变

革就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是一种整体性的特

色变化。

文体：在开放中探索创新

在开放中探索创新是70年中国散
文的文体变革的最大亮色。70年中国
散文的文体探索创新并非一帆风顺，但
却是螺旋式的上升发展。

如用一个词概括7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那

就是“开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

民站起来，到逐渐变得富强并走向世界，都离不

开改革开放。作为文学世界中的一个门类，散

文就是在这样的开放中探索创新的。没有文体

变革创新，70年中国散文可能还是过去的老样

子。因此，在开放中探索创新是70年中国散文

的文体变革的最大亮色。

与以往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散文

以歌唱为主，这就带来其文体的宏大叙事，以及

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浪漫情调。此时，散文的

“小我”让位于“大我”，悲观为乐观和达观所代

替，与时代紧密相连尤其是为祖国歌唱成为主

调，作家也进入一种真情抒发、心灵激荡的境

地。值得强调的是，此时期的散文中人民性强，

广受读者热爱。最有代表性的是魏巍的《谁是

最可爱的人》，这是一个为时代、祖国、人民和英

雄歌唱的经典作品，其文体宏大、壮阔、激越、浪

漫、优美，直到今天仍不失经典散文的魅力。还

有巴金，他先后写出《空前的春天》《变化万千的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最大的幸福》《人间最

美好的感情》《欢迎最可爱的人》《向着祖国的

心》等作品。曾克写了《因为我们是幸福的》

（1951）、《写在国庆节来临的时候》（1955）、《革

命战士永远无畏》（1963），这些为时代歌唱的

散文都发出激情与亮色，为祖国和人民增了光

加了彩。

与此相关的是散文三大家杨朔、刘白羽、秦

牧。尽管三人的散文风格不同、内涵有别、审美

趣味有异，但从文体上说，都是热情洋溢的歌唱

体，属于为时代、祖国、土地、人民、正义、美好而

歌的美学风尚。如从文体角度为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散文命名，可称之为“国体散文”，是一种为

国家与人民真诚歌唱的散文样式。不过，20世

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杨朔散文模式多有微词，

批判和否定成风，这是有失公允也是站不住脚

的。今天看来，尽管杨朔等人的散文有这样那样

的不足，但至今还没有哪一种散文能代替它，特

别是在为时代、祖国和人民动情而歌这一点上，

更是如此。

改革开放后，中国散文进入新时期。作家尤

其是一些老作家带着“文革”的伤痛，以对祖国未

来发展的焦虑与期盼，写出反思性、批判性和前

瞻性较强的散文，其中以冰心、巴金、臧克家、孙

犁、陈白尘、季羡林等为代表。与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散文一样，这些作品也属于宏大叙事，与时

代、国家、人民同呼吸；但落脚点则从歌唱转向反

省，包括自我批判和自我忏悔。巴金从1978年

到1986年完成《随想录》，这是以真诚、反思和批

判为文体风格的散文经典，开启了改革开放与散

文文体创新的时代潮。如为此时的散文命名，那

就是“真情散文”，是由作家自我内心开启、面向

读者、历史、时代和未来的散文文体样式。还有

冰心写出了《我请求》和《无士则如何》，前者为

中小学教师待遇低和教育危机发声，后者强调

在现代化建设中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臧克家写

了《博士之家》、林非写了《招考博士生小记》，二

人均对“金钱至上”观念下博士的生活处境担忧

和呐喊，希望全社会都重视知识、教育和文化。

可以说，改革开放初的散文承接了新中国成立初

期散文的国家、人民性主题，从思想深度和知识

文化角度进行了开拓，垫高了散文文体的境界与

品位。

进入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

散文有向内转趋势，即更重散文的形式变革。由

于对传统散文的叙述、抒情特别是同质化不满，

不少散文开始运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风格

进行创作，以改变散文的写法，也承载对于世界

的别样理解。较突出的散文家有曹明华、刘烨

园、钟鸣、杜丽、黑孩、马莉、冯秋子、赵玫、南妮、

胡晓梦、斯妤、艾云、张立勤、周晓枫、海男、庞培、

于坚、张锐锋、蒋蓝、祝勇、黑陶、汗漫等，他们往

往更重散文的形式感，尤其是语言的力量和魅

力，希望来一次散文文体革命。作品常以一种陌

生感重新观察、评定、选择这个世界人生，于是也

创造出思想内容和审美风格不同的文体。如刘

烨园表示：“如同我们在所谓现代派的异域文学

中本末倒置，领会的不是阅读时心与心朦胧相撞

的感觉，而是那种几乎所有的服装厂都能成批生

产的流行衣裤似的‘技巧’一样。”“散文的复兴、

发展，在于人的解放，心灵的真实，在于青年，在

于‘散文’的批判，走出困境就是走出束缚，走出

角落，走出模仿走出自欺走出非个性走出对先人

对散文的误解和俗浅，承认心灵就是心灵，坚信

散文不是你或旁人认为的社会已经‘承认’并由

于各种原因印成铅字的‘散文’；你完全可以创造

散文。”这种带有散文革命宣言的做法，虽有些冒

火和偏激，但舍我其谁的文体创新意识非常自觉

强烈。

钟鸣在散文文体尤其是随笔上的创新贡献

最大，他四卷本、200万字的散文随笔《旁观者》

打破一切成规，完全以自由的思想和心灵开拓自

由之文，充分显示了思想者和文体家的魅力。在

钟鸣的随笔中，小说、诗歌、文论、传记、注释、翻

译、新闻、摄影、手稿混融一体，在人与物、历史与

现实、内容与形式、中国与外国、知与不知之间相

互碰撞，从而实现一种更加富有主体性的创造性

的活动。当然，在意境、形象、语言、趣味上，此时

的散文也向感性、陌生化、张力效果等方面突破，

产生与众不同的审美感受。

同时，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颇有革命意义，

它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散文大相径庭，但文

体突破更加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他改变传统将

散文当文学写的理念，也打破散文多为短制的传

统，来了一次融知识、文化、理性、情感、趣味于一

炉的论文式散文探索。于是，余秋雨散文以纵横

驰骋、汪洋恣肆、江河万里、气贯长虹的方式，表

达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散文观。最重

要的是，余秋雨所带来的“散文热”，它将以往散

文的边缘化变为文坛中心，并带动众多模仿者。

余秋雨散文虽有种种争议，但文体革命的价值不

可否认。

新世纪以来，散文文体的探索创新兴趣有

所减缓，这似乎代表散文的某些落寞。但我认

为，散文并未停止探索创新的脚步，只是更内

在化了，即在某种“回归”中显示了新的探索创

新。这主要表现在：对于现实、时代、国家、人

民的重新关注，对于形式创新的深化，对于传统

的重新发现，对于世界人生的辩证理解，对于大

文化尤其是大文化历史散文的纠偏，等等。换

言之，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散文已进入一个更理

性、自觉的多元化追求，这在散文文体上都有所

表现。

南帆的散文文体传统性强，基本是理性叙

述和思想剖析，随笔特色突出；不过，由于他更

关注时代命题，尤其是数字化、智能发展等问

题，其散文文体就多了现代性和人类命运的忧

思，也充满睿智之光，像《神秘的机器》《读数时

代》《现代人》《媒体时代的作家》《科学让我恐惧

什么》等都是如此。

王开岭、毕淑敏的散文充满道德信仰与精

神力量，初看起来也是传统的理路；但由于更

关注人类的健全发展和人性光辉，是一种正大

光明的散文体式，《精神明亮的人》和《造心》都

很有代表性。还有，冯骥才对于环保生态与传

统文化的关注，使其散文有家国意识和天地情

怀；梁鸿、杨献平等人的非虚构散文与时代相呼

应，现实性和批判性较强；厉彦林、李登建的散

文立足于乡土，将国家和人民作为关键词来书

写，给人以阔大正气和积极进取的正能量；蒋蓝

的随笔在钟鸣的基础上又有新探索，形式感和

语言的爆发力更强；林非、王充闾、朱鸿、祝勇的

大文化散文更为平正从容，对余秋雨散文有推

进和发展；熊育群突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散文的生涩与偏执，在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上做

出成功尝试。

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散文的

文体探索创新并非一帆风顺，但却是螺旋式的

上升发展。一是散文文体探索创新意识逐渐增

强，到新时期散文的文体丰富性已然形成。二

是思想文体、形式文体的探索创新并行不悖，新

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前后主要立足于思想文

体，在经过上世纪90年代前后的形式探索后，

新世纪以来又归于思想和形式文体的结合。三

是散文文体探索经过正、反、合的发展过程，新

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前的散文文体为“正”，上

世纪 90 年代前后为“反”，新世纪以来则为

“合”，即在经过长久的“探索性”后，如今呈多元

整合状态。当前，已较少有人简单、机械甚至形

式主义理解散文文体，而是进入更加丰富、包

容、融通、创造的境界，这是未来中国散文文体

发展的关键所在。

创作：在继承中推陈出新

对于散文创作，我们长期陷入急于
“创新”、忽略“继承”的迷阵，尤其形成
单一的“创新”视角。其实，很多散文的
文体创新就包含在传统散文文体中。

长期以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有很大偏差。

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常常将创新作为惟一和绝

对的标准，“创新”就好，不创新就不好；其二，所

谓创新，就是新、新、新，让“新”进入一种勇往直

前的状态，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创新焦虑；其三，为

创新而创新，有时会陷入拔苗助长的“创新”。其

实，创新应该是有前提的，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

结果，更应该建立于守正、从容、自信的基础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然而，对于散

文创作，我们长期陷入急于“创新”、忽略“继承”

的迷阵，尤其形成单一的“创新”视角。这就造成

我们在评价70年中国散文及其文体时出现较大

偏差甚至失误。其实，很多散文的文体创新就包

含在传统散文文体中。

首先，作家由物性引发诗性，将传统散文进

行现代性烛照。众所周知，“物”是中国传统一

个核心词，像“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和“格

物致知”都是如此。中国人似乎早就形成了对

天地万物的关注与感念之情，新中国成立70年

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散文越来越重视

“物”，尤其是将作家主体的诗情灌注其间，从而

形成了一种与天地万物融通的现代观念。

如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表面看很传统，

它用散点透视一草一木，特别是农事和二十四

节气；但素朴甚至素食主义的追求则是梭罗式

的，是现代精神的表征。鲍尔吉·原野笔下的

细枝末节都是物，但却能被诗意点燃，并升腾

起生命和智慧之光。朱以撒的散文仿佛是以

毛笔在宣纸上进行浪漫之舞，那苇花般的毛笔

醮上墨，然后在绵软的宣纸上书写，于是形成

生命的某些感知、对语、融化以及升华，这是现

代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跳跃。彭程的《心

的方向，无穷无尽》是关于行走大地的文本，但

因诗意盎然，有对世界人生的豁达理解，有现

代生命的质感和举重若轻，给人以精神的飞扬

与灵魂的升华。楚楚的散文表面看也很传统，

但却如一个现代舞者在洞箫的声色中飞扬。

杜怀超在《苍耳消失或重现》中以大地上各式

各样的草为题，但贯穿其中的是博物学的知识

谱系，也有人类情怀和天地之气的闪动，所以

写得极有深度。作品写道：“一株植物就是人

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

都在这些光亮里存活。”从物性到诗性，再到人

性，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些传统散文中的现代蕴

含，也看到了“旧”中之新，“传统”里的现代，

“继承”后的创新。

其次，作家看到历史碎片的闪光，并用现代

意识进行激活和融合。应该承认，许多历史文

化散文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缺乏创新

性，这是由其观念的陈旧决定的。有的作品表

面看来是创新的，但实际上价值观却是保守落

后的，余秋雨、李国文、张承志的历史文化散文

常让人感到观念陈旧，比如余秋雨以现代意识

否认中国传统毛笔文化和知识分子价值，李国

文以借古鉴今的态度戏谑司马迁，张承志将古

代荆轲说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清洁精神

的代表，等等。其实，这样的审视是“现在性”而

非现代性。

同样写荆轲，林非在肯定其信、义、侠时，又

指出其危险性，弄不好刺杀就会成为恐怖主

义。他说：“当然是绝对地不必大家都去扮演刺

客的角色，尤其是在像希特勒那样被历史所咒

骂和唾弃的专制魔王最终绝迹后，民主的秩序

必将替代个人的独裁，刺客是专制魔王的惩罚

者，却也是民主秩序的破坏者，因此一般地说来

也就不需要刺客们去建立正义的功勋了。”此

外，林非在其美国游记中还对高楼大厦遮挡了

阳光提出质疑，批评现代都市文化实际上在某

种程度上又重复了原始的洞穴生活。还有，林

非散文中常有“祝愿”之语，有关于国家富强、未

来憧憬的美好修辞，有贯穿始终的反思性、批判

性和自省意识，从中可见，表面传统的文体内却

包含现代叙事，这与巴金散文有相通处。穆涛

的历史文化散文极具穿透力，它能在历史、现

实、未来之间找到通道，并打捞民族文化的精、

气、神，可以说，这是一种融通与激活后的创新

性散文文体。

此外，作家在天地自然中发现大道，发现人

类应珍视的健康健全人性。以冰心、孙犁、张中

行、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人的散文为例，一般

人都觉得那是一些过于传统的散文，与现代主义

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那些光怪陆离的“求新”散

文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有人从中看到一些“杨朔

模式”的影响。其实，这是一种表面化的理解，而

没有深刻体味到其间的创新变化以及现代气

质。像迟子建的环保生态意识、张炜以现代农业

文明反拨工业文明的异化等，都是如此。张中行

有《顺生论》一书，其中就有“天心”和“天道”的篇

目。韩春旭写过《生命之道》，强调“平衡就是生

命，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怎样经常地移动和平

衡”。贾平凹能从山上的石头中看到它们的静

默，以及“我就是石头”，“石头也慢慢变成我”。

范曾在《老子心解》和《庄子心解》中表示：“钝于

言说中敏于心灵”，“相反的，那些唠叨的、多话

的、声嘶力竭的、唾沫星子直喷的人大体思绪混

乱”，“单纯中的丰富、沉默中的深思使聋哑人比

较容易接近道之所在”。这些“道”观是将现代与

传统进行融通和再造后的结果，是属于在传统中

的探索创新。

还应注意另一种传统中的散文文体创新，那

就是抒情散文。许多论者包括散文的文体创新

者最看不起、批评最多的往往是抒情散文，他们

认为这是导致散文滥情、矫揉造作的最坏的文

体。其实，人们少能看到当代抒情散文在继承中

国古代、现代后的创新性。以母爱散文为例，当

代的显然比现代的增加了反思精神、批判意识，

尤其是自我反省力量。有的还注入现代甚至后

现代的表现手法，以及人生、人性的内容。如彭

学明的《娘》就是自我忏悔的文本，也是一个让人

学会“如何去爱”的作品：越亲近的人为何越不易

相爱，反而形成矛盾、冲突甚至隔膜和仇恨？其

实，在这些表面比较传统的主题中，包含着作者

不断创新的探求。

除了要充分重视创新性强的散文文体，还要

肯定那些在传统中创新的散文文体，对于多有继

承、少有创新的散文文体也不容忽略，因为后两

者其实是70年散文的基座和主体。另外，文体

创新也不是评价散文成败的惟一标准，因为更多

时候那些探索创新的散文难成经典，在继承中创

新者倒会成为佳作。如史铁生的经典散文《我与

地坛》就是一个用现代的“独思”照亮传统的“母

爱”的文本。

发展：在反思中返本开新

新中国成立 70年以来，中国散文
的文体变革值得给予充分肯定与高度
赞扬。不过，这种文体变革也有值得反
思之处，也存在某些不足和迷失。

70年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成果累累，与诗

歌、小说、戏剧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文体变

革的景观。不过，这种文体变革也有值得反思之

处，也存在某些不足和迷失。为使今后中国散文

的文体获得更大发展，极需在“返本开新”中进行

创造。

所谓“返本开新”，就是改变长期以来“唯西

方是从”的价值理念与追求，确定中国文化、文

学、散文的本位意识。西方可作为客体学习借

鉴，而不是主体被崇拜和遵从。不要说西方存在

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还是根本和致命的；即使

西方再好，也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尤其不能成为

中国文学发展的灵丹妙药。因此，散文的文体变

革必须确立正确站位，立足中国本土的文化、文

学、散文，在向外学习时，进行融通、激活、转换、

创造。

首先，在继承中国传统散文文体基础上，我

们应该学习和借鉴西方散文文体。众所周知，

中国古代散文被称为“文章”，其文类极富，据统

计有 160多种，并与历史、哲学融为一体。然

而，近现代以来，以西方散文为旨规，散文门类

数量急速下降，许多已失而不存，有的即使留

下来也趋于无用状态，这在周作人提出“美文”

概念后尤其如此。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

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冲击，散文文体更

趋窄化，除随笔外，别的似乎都不显目。好在

进入新世纪，散文文体开始有所回归，逐渐呈

现多元化趋势。不过，即使如此，它远无古代

散文文体的丰富庞大。另外，在新时期散文研

究中，一直有一种“净化散文”的声音，这对散文

文体的生态是有害的，也不利于散文文体的健

康发展。

我认为，未来中国散文文体建设，应多从

中国古代散文汲取营养，再向外国学习其思想

性、文体的独立意识，从中寻出一条散文文体

的现代性创新之路。“美文”和“净化”是着眼于

散文文体的文学性、纯洁性和独立性，这是受

西方学科分类影响所致；但如无中国的文、史、

哲合一的散文多样化传统，散文文体一定会越

走越窄，最后失去生机活力。因之，理想的散文

文体应是，广义与狭义散文的互动、对话、辩证

发展。

其次，应该坚守中国古代散文整体统一的

载道传统，避免散文的价值迷失和碎片化。近

现代以来，散文在批判和否定中国古代散文“载

道”传统上用力最多，这对于散文松绑和解放、

获得文体的纯粹是有益的；但同时也带来了散

文与时代、社会脱节，缺乏文化使命担当，变得

过于技术化、碎片化、虚无化。许多“新散文”都

有这一缺点，以随笔探索为主要追求的钟鸣在

这方面也有不足。真正的经典散文应有张载的

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同时又要有文体的自觉意

识，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大胆创新。鲁迅的《野

草》和《朝花夕拾》可谓典型代表：一面有“载道”

的立人思想，另一面继承中国古代散文的完整

与精致，并进行新的创造。因此，当代散文的文

体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要注意克服形

式至上和后现代主义碎片化与虚无主义的消极

影响。

再次，我们要对散文文体变革给予辩证理

解，处理好正、反、合的关系。以往，我们总以

“变”来要求散文文体，而对“守”与“常”多有忽

略。其实，变与不变的关系是辩证的，各有其价

值。就如钱穆所言：“一阴一阳之变即是常，无穷

绵延，则是道。有变有消失，有常而继存。继存

即是善，故宇宙大自然皆一善。”从此意义上说，

散文文体之“变”是一个方向，不变之“常”是另一

矢量，对二者不能简单理解，要看到其各自价值，

以及互相转换的可能。因此，在“变”的观念下，

批评散文文体过于保守；但在“常”的价值中，这

种保守又何尝不是天地之大“道”？因为“一阴一

阳”无论如何变化，都在按“常理”运行。所以，对

散文文体应该辩证理解：“变”是为了更好发展，

但却容易消失，难以继存；“守”是为了继承，以期

留存，但往往会失去活力。正确的散文文体发展

需在正、反、合的关系中生成：以“守正”开其端，

也作为永恒矢量；“变革”是反其道而行，这是助

推力和增殖问题；最后是“合”，慢慢修正“变量”

的失误，令其归于“正”，避免信马由缰、失去规矩

和方圆。

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散文的文

体变革值得给予充分肯定与高度赞扬。但今后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主要包括：其一，变革的力

量还远远不够，应进一步加大创新维度；其二，变

革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散文的继承，若

失去中国之“本”、逐外国之“末”，一切变革都难

获成功；其三，经过一段时间的“变革”后，需进行

反思和修正，以避免“反”而不“返”（归）；其四，创

新既要真正进行“创造”，又不能成为“无本之木”

和“无源之水”；其五，在强调“创新”价值时，一定

不能无视甚至否定支撑它的那些“继承”的基

座。因此，70年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决非简单

问题，更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项任重道远的系

统工程。

新中国70年散文创作：

□王兆胜


